
有诸如此类的表现的，就是庸人。

孔 子（春秋）

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若能清清

楚楚地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做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做

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世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

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惟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

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

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

总是把持不住自己的心性

那些被称做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天道和人

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道善行做

得十全＋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

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

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

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

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犹如人的性命形体

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



这就是士人，亦即知

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

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

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的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嫉恨。秉性

仁义但从不向人炫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

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

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

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

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

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

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

能为耻辱，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

怨恨，自然率性地做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

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乎法度，行为合乎规范，其言论足

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

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

财物；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

这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

体，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无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

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



前̄（ 前

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

犹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

使见识到这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

种境界的才是圣人。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

有比辨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能这

样做，那做帝王的就能使自己既显得耳聪目明，又显得安闲自

在。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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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先后吞并了三

荀 子（战国）

桓公、晋文公、楚庄公、吴王阖

在仲尼的门下，即使年龄最小的弟子，言谈中也耻于称道齐

、越王勾践这五霸，这是为什

么呢？回答是：是的，他们的确有让人耻于称道之处。齐桓公是

五霸中的强盛者，在未取得政权以前杀死自己的哥哥而争得齐国

国君的地位；在自己家庭内，姑姑、姐姐、妹妹中共有七人没有

出嫁，在内宫闺门内，纵欲享乐，奢侈无度，就是把齐国赋税的

一半供养他也不够。对外则诈骗邾国，袭击

十五个国家。他的所作所为如此阴险卑污，荒淫奢侈，怎么能够

被君子门下所称道呢！

像齐桓公这样的作为，齐国非但没有灭亡，反而称霸诸侯，

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是：唉！齐桓公把握住了治理天下的根本

原则，谁能使他灭亡呢！他坚信不疑管仲的贤能完全可以托付治

国重任，这是天下最大的知人善任啊！完全忘掉了对管仲的气

怒，不记管仲的一箭之仇，于是立管仲为仲父，这是天下十分英

明的决断。立管仲为仲父，而贵族中没有人敢嫉妒；把高氏、国

氏那样的上卿高位给与管仲，朝中旧臣无人敢表示不满；给管仲



三百里的封地，富裕之人没有敢抗拒的。齐国上下无论是高贵

的、卑贱的、年长的、年少的人，都井然有序，没有不随顺桓公

尊敬管仲的。这就是治理天下的基本原则。诸侯要是掌握了上述

几种原则中的一种，就没有人能使他灭亡，而这些原则齐桓公都

掌握了，又怎么可能被灭亡呢！他称霸诸侯是理所当然的，非侥

幸所得，而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是，在仲尼门下，即使年龄最小的弟子，言谈都以称道五

霸为耻，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是的，因为五霸不以政治教化

为立国之本，不是对礼义推崇至极，不是使礼义制度极有条理，

不是使人们心悦诚服。他们注重方针策略，注意劳逸安排得当，

积贮物资，加强战备，因而能够打败其敌人，他们用计谋诈术取

胜，用谦让来掩饰争夺，貌似行仁实则求利，他们是小人中的杰

出者，怎么能够在君子门下被称道呢！

荀子（约前３１３～

前２３８），名况，时人

尊称荀卿。战国后期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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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非（战国）

君主的过失，在于已经任用某大臣，又总是反过来同没被任

用的人一起去防备他，这样没被任用的人的见解一定与已被任用

的人作对，君主反而被没任用的人所制。

今天与君主一道防备人的人，也许就是君主过去所防备的

人。君主不能彰显法律以制裁大臣，就没办法得到百姓的信任。

君主放弃法律，而以人防人，那么关系好的人就勾结成党而相互

吹捧，关系差的人就各结朋党而相互攻击。攻击与吹捧相互争

斗，君主就迷惑不清了。做臣子的，不吹捧请托就没法取得更高

的官阶，不违法专权就没法形成威势，不假借忠义就没法避开禁

令；这三个方面，是臣子惑乱君主、败坏法纪的条件。君主使臣

子虽然有智能，不得违法专权；虽有贤明的行为，不得在建立功

业前获得赏赐；虽有忠信，不得放弃法律而不加约束，这就叫做

彰明法度。

有的君主被事情所迷惑，有的君主被言论所蒙蔽，这两种情

况不可不明察。臣子把事情说得容易，要求的成本少，藉此以欺

骗君主。君主受到诱惑而不加考察，因而夸奖他，于是臣子反过



来牵制君主。这样的情况叫做诱惑，被事情所诱惑就会被祸患所

困窘。他进言说成本少，可退朝实干时花费多，那么事情虽然办

成了，也不可再相信他的话。他的话不诚实，就犯下了罪过，事

情虽然办成了也不要给与赏赐，如此群臣就不敢粉饰言辞以迷惑

君主。为君之道是，如果臣子前面说的话与后来的事不相符，或

后来说的话与前面的事不相符，那么即使事情成功了，也将受到

应有的惩罚，这叫做任用部下的方法。

臣子为君主谋划事情而怕别人非议，就有言在先地说：“议

论这件事的人就是忌妒这件事的人。”君王记住了这句话，就不

再听群臣的；群臣害怕这句话，就不敢议事。两方面起作用，于

是忠臣的话不被听从而善于言辞的臣子得到专门任用。像这种情

况叫做被言论所蒙蔽，君主被言论所蒙蔽，他就被大臣所牵制

了。为君之道是，使臣子对所说负责，又为没说负责。说话无头

无尾、辩词无从验证的，要负说话不当的责任；闭口不言，以逃

避责任、保住官位的人，要负该言而没言的责任。

君主对进言的臣子，一定要知道他说话的原由以责求其实，

对不说话的臣子，一定要问他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以明确他的责

任，这样臣子就不敢胆大妄言，又不敢不吭声，说话和不说话都

负相应的责任。

君王想做成一件事，在不了解全部情况时，就透出自己的想

法，这样做的话，不但没好处，反而一定会受害。知道这个道理

的人，就顺应客观事理，而去掉主观的欲望。做事情有规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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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竭虑于

循，估计收效大而投人少的事，就可以做。昏君却不然，只考虑

收效，不考虑投人，虽然投人几倍于收效，他也不知道其害处，

这是名义上得利而实际上受害。这样的人，功劳小而为害烈。凡

是有功，收益多而投入少，才能叫做有功。如今，臣子办事耗费

巨大并无罪，而获利微小就有功，这样臣子都以巨大耗费去谋取

小的功绩，小的功绩即使成了，对君主也是有害的。

不懂治国的人一定会说：“不要改变专制，不要变动旧

俗。”古制旧俗的变与不变，圣人是不关心的，只要正确地治理

就是了。

然而古制旧俗是否需要改变，在于它们适合不适合当前的社

会。伊尹如果不致力于使商朝变强，姜太公如果不致力于使周国

变强，那么商汤、周武王就不可能称王天下。管仲如果不在齐国

改革，郭偃如果不在晋国改革，那么齐桓公、晋文公就不能称

霸。大凡人们难以改变古制，是由于担心民众的安宁被破坏。如

果不改变古制，就会重蹈覆辙；而迎合百姓的心理，是放任奸邪

的行为。百姓愚蠢而不知道祸乱，君王懦弱而不能改革，这是当

政的过失。做帝王的，明白什么是可能的，知道治国的方法，措

施即使显得严厉也坚决实行它。这样，虽然与民俗相背，但一定

能达到天下大治。这个说法表现在，致力改革的商鞅在内处和外

出时剑戟森森，戒备森严。所以，晋国的郭偃开始治国时，晋文

公身边有重兵；齐国的管仲开始治国时，齐桓公身边有战车，这

些都是戒备臣民的措施。因为愚鲁懒惰的臣民，总是



个人的小损失而忘却国家的利益，所以 虎受到辱骂。而帮助谋

取民众的小利，失去国家长远利益的邹贾不用以兵车载着部队来

防身。习惯于乱而不懂得治，所以郑国商人在别人问价钱时，却

说要回家。

韩非（约前

前 战国末期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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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集大成者。著《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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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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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符（东汉）

世道所以得不到治理，是因为人才难为。所谓人才难为，指

的不单是体会聪明智慧、道德仁义的困难，这是成就人才之难，

不是人才本身感到的难处。因此所谓人才难为，指的应是言论美

好、行为高尚就遭人嫉妒，就会遇到磨难。

虞舜所以被流放，伍子胥所以被诛杀，都是因为嫉妒。最圣

哲贤明的人都不能使自己免于被妒，何况现在世上的人呢？这就

是杰出人才虽然有贤能的才干、美好的品质，却不能遵循自己的

意愿行事，成就自己志向的原因。

隐居民间的人不能率性行事，朝中的臣子不能直言无忌，这

就是世俗风气所以败坏，昏暗君主所以孤立无援的原因。齐简公

被篡夺了国家，鲁昭公被放逐在外，都是拯救败亡，免于覆灭还

顾不上，哪来的精力使国家得到治理呢？德行薄的人厌恶良好的

行为，败乱政治的人厌恶治理国家的言论，这就是二世而亡的秦

朝所以要诛杀街谈巷议的人，要坑杀儒生的缘故了。

当今社会上，自己轻视双亲又憎恶别人尊敬他们，自己慢待

双亲又憎恶别人爱护他们的人是不少的。不单单是普通百姓，就



所以被挖出心肝，箕子所以被贬为奴

是在贤能的人士中这种现象也时常发生。邓通受到文帝的宠幸，

他尽心服侍而不违拗，用嘴去为文帝吸吮脓水丝毫不感到为难。

的？”邓通想称

文帝觉得心情不舒畅，私下问邓通：“天下人之中谁是最爱我

太子的孝顺，就回答说：“最爱您的莫过于太

子。”等到太子来伺候文帝疾病时，文帝命他吸吮脓水，太子有

为难之色。文帝很不高兴，让他回去，后来太子听说邓通常为文

帝吸吮疮痈，感到惭愧而特别怨恨邓通。等到太子即了帝位，就

法办邓通致使其饿死。邓通的行为是为文帝尽心竭力没有损害别

人，他说的话是赞誉太子，想使文帝与太子的关系更加密切。太

子自己不能尽孝道，反而心生怨恨归罪于邓通。称道别人的长

处，想要宣扬别人的孝心，尚且成了罪过，何况揭露人的短处。

矫正世俗的弊病呢？

再说士人所以能成为贤者，主要是因为他门的言论和行为。

忠诚正直的言论，不只是称道人们长处的，一定会有所触犯；孝

子的行为，不只是吸痈吮疮之类，一定会有不周到之处。这样一

来，行为美善、高言谈论的人，能够不被嫉妒，免陷于刑法，应

算是幸运的了。这就是比

隶，伯宗所以被诛身死，郄宛所以自杀的缘故了。

国家不缺乏嫉妒的男子，犹如家庭不缺乏嫉妒的女人一样。

几百年来，从国外到国内，抢功争名，嫉妒超过自己的人难道还

少吗？你以为两个贤者在一起应该不会互相妨害吧？范雎贬抑白

起，公孙弘压制董仲舒，这不是同在一朝共事一君而争位争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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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你以为处于两个国家，利害不相干的人可以免于嫉妒了吧？

孙

治以

在楚国显露了才能，庞涓在魏国为之不安，把他诱骗到魏国

刑。韩非在韩国宣讲治国之道，李斯在秦国却想方设法把

他召来杀掉。哎，士人的妒嫉难道应该这么过分吗？你以为这是

没有受到君主注意才遭殃，如果被君主了解就会始终得到信任

吧？京房曾多次与元帝辩论，被委派考核官吏，拜为太守。晁错

深得景帝赏识，让他整理汉朝法律防止错乱。这两个人在君主面

前，可说得上了解得深，宠爱得重了，可是京房蒙冤而死，元帝

却不知道，晁错被斩之后，景帝才后悔。你以为这是才能智慧不

足以防身才罹于祸患，大圣人总不至于受迫害吧？商汤因为行义

被夏桀囚禁，周文王由于仁德被商纷王拘押。身为君主，广有谋

臣，又躬行仁义，尚且不免于罹难，那么孔子的不为世用，叔向

的陷于刑狱，屈原的流放投江，贾谊的贬官降职，钟离意的免官

外放，何敞的被谗获罪，王章的冤死狱中，王仁的被斥放逐，都

应算是受害较轻的了。

《诗经》上说：“无罪无过，怎奈谗口嚣嚣。”“此人之

心，怎会这样？”由此可见，用妒嫉之心攻击起人来，实在是很

厉害的，贤人圣者生活在世上，实在是危险的。

因此所说的人才之难，不是人才本身难以成就，实在是免于

祸患太难了。那些大圣大贤之人。功成名就，或封为侯伯，或官

居三公九卿，位极人臣，行为记在帝王心中，昼夜服侍帝王身

边，声名已然显赫，还会遇到种种磨难。何况田野中耕作的逸



舌，隐藏智慧，默

民，山谷中隐居的高士，还需要别人宣传才能建立名声，通过时

人评论才能得志呢？于是明智的人只好闭口

然处世了。

再说市井中的普通百姓，能有什么独到的见识呢？只是望风

捕影，随声附和罢了。他们的论断不能遵循家庭应守的礼法，体

察善恶的本相，只是把当面夸奖自己的看作是明智，谄媚奉迎的

看作是仁慈，贪赃谋利的看作是能耐，窃取官位的看作是贤人而

已。哪里还知道什么孝敬尊长和顺兄弟的本义、忠诚正直的德

行、维持社会的法则这些根本的道理呢？这就是鲍焦抱着大树死

于道旁，徐衍抱着石头自沉于海的原因呀！

谚语说：“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世上存在这个毛病已经

很久了。我对世人不会体察真伪的情状实在感伤，因而打个比方

来说明：看看现在官府的选拔人才，就好像古代司原田猎一样。

过去司原氏在田野里狩猎，鹿向东奔跑，司原呼喊着追赶。西边

正在追逐野猪的人听到司原的呼喊，众口高声呼号应和。司原听

到众人呼号，放弃了对鹿的追逐，掉转头来，正好碰见沾满白灰

的野猪。司原很高兴，以为自己猎获了祥瑞的白色珍兽。于是尽

所有食物对它单独精心饲养。猪吃得高兴，点头拱嘴，哼哼鸣

叫，司原见状更加珍惜它。时间不长，狂风暴雨来临，冲刷掉了

猪身上的白灰，猪因恐惧而嚎叫，露出了本来声音，司原这才知

道原来是一头与家中养的猪一般无二的野猪。这就是捕风逐影的

过错。可惜的是，世上人们往往沉迷其中，不知醒悟。



只是听信谗言而

不欲

当今世上的君主对于士人，亲眼见到是贤才却不敢启用，耳

朵听见贤人的名声又恨自己不能得到。虽然已经知道是个贤才，

还不能予以提拔，一定要再等待有关部门的荐举，恐怕也是因为

害怕失去大鹿而得到野猪吧？可为什么不能加以辨别呢？这是没

有遇到疾风暴雨的缘故啊！假如某天变故来临如同风雨一样，那

么凶险邪佞的人品及愚钝鄙陋的资质就都显露出来了。

小人们联结党羽来巩固地位，嫉妒谗邪以攻击贤人，这样的

祸患难道还少吗？三代盛世不就由此倾覆，诸侯列国不就由此而

灭亡的吗？后代的人还不能改变这种状况，这就是百官所以屡屡

失去职守，天命无法固定经常要作更改的缘故。《诗经》说：

“国家已经灭亡，为何还不鉴察”啊！当今的庸君俗主就是不鉴

察亡国情由的呀！

嫉妒之人嫉恨超过自己的人，这是贤人深深为之感到痛苦、

深深为之而哀怨的。嫉妒之人也许从鸡蛋里挑骨头，也许凭空捏

造事端。我为君主对此不加省察

因隐居著述

王符，东汉末隐

士

彰显自己的姓名，故称

潜夫。著有《潜夫论》。



刘 劭魏）（三国

人才难得，一旦看准人才，当倾力举荐，使其发挥应有的效

用。

了解并举荐人才有两种困难：一是了解人的难处，二是了解

之后而无法举荐的难处。

什么叫了解人的难处呢？人的内心精妙深微，想深刻准确地

把握人的内心世界本来就不容易，因此，要掌握其方法是十分困

难的。了解人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一般人在观察时又

不能全面掌握，因此，人们各自设立自己的标准和尺度，根据自

己的喜好和能力进行观察和取舍。有的观察其形貌，有的观察其

行为动作，有的注意其整体表现，有的揣摩其真正的意思所在，

有的推究其细微的地方，有的注重其失误过错的察检，有的注重

其言辞所论，有的考察其办事的具体情况。

以上八种情况混杂，并无一定标准，因此，得到的正确结论

少，而失误很多。以致必然产生开始接触时相信其外表的错误，

还会产生对其志向意趣发生变化关注不到的错误。所以，在接触

和观察人的时候，根据其行为或相信其名声，往往失去对真相的



犹如听

了解。因而，在见到显露在外的肤浅的才能时，就以为是与众不

同的；对于深沉睿智、沉默寡言的人，反而以为空虚无物；见到

分辩精妙的理论，就以为具有犀利的眼光；对于口里能够品评等

级次序的人，就以为精通名理；见到喜欢评论是非的人，就以为

能够辨别善恶；见到善于讲论名分的人，就以为能够识别人物；

对于妄论时事政治的人，就以为是国家的栋梁。这些状

到物类发出声音，对这些声音的命名是根据其响声而定的。如果

名不副实，名就失去了它的效用。

所以说，名声随着口头流传，实情却离名声越来越远。有真

实智慧而不表现的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名声，但任用这种人却能

有实效。因此，没有众人传扬的名声，实际状况却往往会因富有

成效的行动而彰显，这是在开始接触时常有的失误。因此，一定

要在观察其日常志向和意趣之后再识别他，然后就知道他是否是

贤人。这是经过各种比较得出的结果，不是凭最初的印象所下的

结论。了解材质的不同，还不足以知道变化万端的各种状况，况

且天下的人那么多，不可能都与之同游共处。有的志趣发生变

易，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有的尚未定型，还处于犹豫不决的状

态；有的虽然已有选择，但后来会改变方向；有的虽然穷困潦

倒，但会不懈努力；有的志得意满，却纵欲放荡。如果仅凭着观

察志向和意趣，就可能会发生上面的谬误。由此论之，既要知常

情，又要知其变，需要二者兼得，这是难于知人的原因。

什么叫无法得以举荐的难处？上等才能的人已经很难识别



人物志》

了，更何况有些真正的人才处在年幼或贫贱之中，还未发达，就

已经丧命；有些人才还没有等到选拔，就先去世了；有的曲高和

寡，无人响应；有的身世卑微，人微言轻，不为世人理解；有时

与世风相违，不被世人接受；有的虽是人才，但举荐人不在其

位，无从举荐；有的举荐人虽身居其位，但并不得势，欲荐无

由。

所以，真正的良材遇到能够识别自己的人，万人之中也难有

一个；既能够识别真材而又身处其位，这在识人者中百不其一；

权位势力相当，又可以推荐成功的，大概＋个举荐人中也不会有

一个。有的人智慧聪明足以识别真材，但因对自己有所妨碍而不

想举荐；有的人虽然喜欢举荐人才，但又不能够识别真正的人

才。

因此，知人与不知人的各种情况相互混杂，人才的用与不用

杂于众人之中而难以分辨。真正了解人才的人，其忧虑在于不能

够达到举荐的目的；不了解人才的人，却自以为没有遇到他所认

为的人才。上面所述，是无法举荐人才的困难。

刘劭，三国魏哲学

家，字孔才，广平邯郸

人。官至尚书郎，散骑

侍郎，赐爵关内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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